
A15
责任编辑∶王文佳
视觉设计∶窦云阳

2016年11月13日 星期日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jd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 ! ! !在难民问题上，德国人到底怎
么想？今年 !"#$月，记者前往德国
学习、调研，其间试图找到答案。
在德国，听起来最主流、最合理

的解释是，德国老龄化严重，引入年
轻难民，调节人口比例，充实劳动力
市场，维持养老金体系。但是，从数
字上来看，它并不具有说服力。德国
人口约 !$$$万，从 %$&' 年起，()
岁以上的老人就有 &*$$万，这两年
约 &$$万的难民，对德国人口总数
实在是杯水车薪。同时，德国多年来
一直有计划地稳定引入移民，且大
多是出于主观意愿，文化和语言差
异较小，容易融入德国社会的欧洲
其他国家国民。一直研究德国移民
和难民问题的德国社会学家于尔
根·舒普说，去年和今年，有至少和
难民同样数量的欧洲人移民德国。
所以，德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西格
蒙德·佩特拉说：“坦白地说，难民成
为德国劳动力是不断演化出的一种
说辞，并不是一年前默克尔接收难
民的实用主义性质的初衷。”
从经济角度来看，难民在语言

和文化上与德国有较大的差异，德
国对这些被动性移民的融入度和稳
定性并不持非常乐观的态度。柏林
有机构专门计算到何时难民会对德
国有所贡献，目前的结论是帮助难

民会造成一些赤字，最好的情况也
只是得到微薄回报。
另一种解释是，德国出于人道

主义接收难民。但为何在难民问题
上，许多同样秉持人道主义立场的
欧盟国家对德国“欧盟国家均摊难
民配额”的号召应者寥寥？有分析认
为，除了人道主义，赎罪是德国收容
难民的一大原因。二战的硝烟散去
刚过第 *&个年头，很多国家的人对
那段恐怖的历史记忆犹新，包括德
国人。德国历史博物馆中，一具颜色

惨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模型和千万
个赤身裸体等着被送进毒气室的犹
太人群雕令人毛骨悚然。柏林著名
旅游景点菩提树下大街上，&+*$年
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
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的大幅海
报比比皆是；世界闻名的柏林爱乐
音乐厅外，便是一座精神病院旧址
纪念碑，大理石上镌刻着二战时期
德国人将这所精神病院的病人送到
郊区秘密杀害的历史。在汉堡对难
民问题做过三个月专题调查的《汉

堡晚报》记者克里斯托福·海涅曼
说，六七十年来，在世界的视野中，
德国都是一个邪恶的国家，现在德
国努力向世界展示“我们不是那样
的”。他举了一个 %$$(年德国举办
世界杯足球赛的例子，他说，在那样
举世瞩目的国际赛事中，德国人努
力让世界感到他们的开放与友好。
对德国社会来说，难民危机是

一个机会。当然，这当中还有其他因
素，比如为德国一个议员工作的阿
恩德说，恰好德国这段时间经济状

况不错，失业率较低，有能力接纳难
民。同时，经过多年的移民，德国等
一些西方国家已跳出民族国家的思
维，德国人奥利弗·拉德克说，我们
从不认为德国人就应该是高鼻梁、
蓝眼睛、白皮肤的，只要在这个国家
生活，遵守国家法律和准则，都是德
国人。
当下，默克尔和她的难民政策

受到很大冲击，主要指向是恐怖主
义事件增多、犯罪率升高和就业等问
题。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德国低收入
群体，这批人也是德国极右翼政党
,-.的主要支持者。但不少德国人
认为，不能将难民与恐怖主义联系起
来，即使没有难民，恐怖分子也会想
各种办法进入德国。在犯罪率方面，
克里斯托福·海涅曼在调查中得出的
数据是，汉堡的移民犯罪率并没有因
难民的进入而上升，“社会不安全了”
更多是人们的一种感觉。

德国的难民政策会不会转向？
我采访过两三个德国政治记者，他
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使默克尔不
再担任德国总统，德国的难民政策
也不会有大的改变。除非 ,-. 上
台，但这是不可能的。至于这样的难
民政策会给德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
影响，只有时间能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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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问题，德国人到底怎么想？
首席记者 姜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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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多变 心灵脆弱
苦难的经历、不安定的生活和

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让萨摩情绪变化
非常大。这一点他并不是个特例，照
顾了 !个难民儿童的义工安德莉亚
说，他们个个都很敏感。
萨摩有时候很积极，对融入德

国社会充满了信心。他在哈堡难民
营时，从那里的经理手中看到过一
本介绍德国社会规则的书，读得非
常投入，向经理借来一遍又一遍地
读。他骄傲地说，有一次难民营安排
大家交流对德国的印象，主持人问
谁能够介绍一下德国，他说我可以，
主持人看着他，一副不相信的样子。
结果萨摩用英语、德语和波斯语给
在场的德国人和不同国家的难民介
绍了他从书中认识的德国，还告诉
难民们，德国只认可有用的人，只有
等你工作了，德国人才会认可你，要
想找到工作，就要先学德语，否则就
只能回自己国家去。他讲了足足一
个小时，令主持人对他刮目相看，不
仅就刚才的怀疑向他道歉，还对他
说：“萨摩，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
起的人。”
但他经常也会很脆弱、悲观。有

一天夜里，他发短信给我说：“我是个
没用的人，我很悲伤。我在哭。”第二
天，我和他及他的朋友杰维德约在难
民营附近的一个公园见面。萨摩告诉
我，他刚接受了第二次面试，感觉自
己表现非常不好，他可能通不过申请
了。说完便呆呆地坐在长椅上，双目
无神地盯着地面，陷入一个看不见的
世界。我和杰维德努力去说一些轻松
的话题，诸如阿富汗、德国和中国的
食物，杰维德在世界各地的朋友等
等，但他似乎一点也没有听进去，只
能不时地叫他的名字，把他从忧郁
中拖出来。最后我们几乎是用尽洪
荒之力，才终于让他忘记了失利和

悲伤，又开心地笑起来。
尽管萨摩因可能留下不来而难

过，但这并不代表他热爱德国，渴望
留在这里。很多难民怀念着自己的
母国，怀念他们熟悉的社会规则和
浓浓的亲情与友情。在德国，他们没
有找到归属感。萨摩说，德国人的确
给了他们非常多的帮助，但是走在
德国的街头，没有德国人对他们微
笑。他是一个闯入者，是一个异类。
难民与德国的联系是脆弱的，只要
有一些负面因素推动，他们可能就
会选择离开。杰维德说，也许哪一
天，他就从德国政府那里把文件拿
出来，带着德国政府发的 *$$元遣
散费，去菲律宾找他的朋友。

国别和宗教带来纷争
萨摩讨厌战争，他从战争中逃

离出来，却又陷入另一种战争。在我
认识他的短短一个半月里，他在难
民营经历的冲突就有四次。
认识他后没几天，我到他的学

校里去，那天教室里刚发生过一场
激烈的打斗，一群男生和一群女生
闹得整个学校都知道了这场仗。老
师曼弗雷德语言不通，根本没法调
停，只能努力劝解，但同学们情绪难
以平复。下午最后一堂课，难民营的
社会经理亚伯拉罕，一个移民德国
//年的阿富汗人特地到教室来调
解矛盾。他做过多年青少年辅导工
作，语言又通，即便如此，也还是花
了一个半小时左右，才调停妥当。
曼弗雷德说，孩子们的冲突源

于宗教派别的差异，矛盾潜伏已久，
今天终于爆发。亚伯拉罕则说，孩子
们的矛盾反映了他们父母之间的宗
教冲突，在难民营他就经常调解这
一问题，费尽心力。他对孩子们说，
从天上的视角看，每个人都是一样
的，没有人的前额上写着你是德国
人，我是叙利亚人，他是阿富汗人，
也没有写上宗教的区别，要理解和

包容。他希望从孩子开始，让难民减
弱对宗教的不同认识。

萨摩没有参与这次的纷争，但
并未从差异的斗争中幸免。班上一
个强悍的女孩就挑衅过他，先是骂
他，又动了手，萨摩忍不住还了手。
国别引发的冲突在难民营中也很常
见。有义工告诉我，有难民营曾经安
排难民做食堂的分餐员，但由于在
分配食物上照顾本国人，引起别国
难民的不满，彼此大打出手，从此只
好取消这个岗位。而有时候，冲突仅
仅是因为国家不同，没有其他任何
诱因，萨摩就被一个沙特阿拉伯男
人打过。

第四次激烈的冲突发生在最
近，直接导致萨摩一家迁出这间难
民营。那一晚天晚上 !点左右，萨摩
正在难民营里散步，突然听到姐姐

的尖叫声。他赶过去一看，姐姐的第
三个女儿的右眼被打得乌青，姐姐
正抱着她大哭，而一个沙特阿拉伯
人还在大骂，并挥拳欲打。萨摩的神
经一下受到强烈刺激，暴跳并大声
尖叫起来。后来，警察来了，六个人
将他的胳膊压住，并给他戴上了手
铐。萨摩说，如果不给他戴上手铐，
很可能他会杀了自己。
次日晚上，他和姐姐一家人被

通知迁出这间难民营，搬到机场附
近一家新建的难民营去。大包小包
的行李堆在路边，一辆出租车把他
们送离了这个是非之地。

因祸得福但前途未卜
萨摩觉得非常不公平，他觉得

“明明是他犯了错，为什么走的是我
们？”这让他对德国人非常恼火，尽

管后来原难民营的经理向他道歉，
并表示希望能够帮助他，他还是气
不过，决定离开这里回国。“哪怕死
在阿富汗，也比在德国强！”萨摩不
停地重复着这句话，哪怕姐姐哭着
挽留他，但他还是依然决意离开。
萨摩一直叫我姐姐，他来找我，

告诉我他的决定。我将他狠狠骂了
一顿，告诉他因为一点小事就放弃
不是一个男人所为。萨摩终于回转
了心念，回到姐姐身边。
次日，我到萨摩家中做客。萨摩

一家也算因祸得福，新的难民营分
配给他们一家一间独立的房间，&!
平方米左右，摆着 (张床。萨摩对此
很高兴，他说以前的难民营是公共
场所，一人一张床，现在关上门就
只有自己一家人。他们将三块薄薄
的毯子铺在地上，平时就席地而
坐，这是他们的生活传统。姐姐的
朋友送了一只电煮锅，他们从超市
里买来米、肉、洋葱和土豆，避着保
安煮了一年来第一顿阿富汗传统
饭食———牛肉汤焖米饭，萨摩不止
一次向我提过这种饭。萨摩的姐姐
不停地向我道歉，说条件有限，只能
这样简单地招待我，这在阿富汗是
非常不敬的，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好
好款待。

她从柜子里取出碗碟和餐具，
家里只有三只碗和两副不锈钢刀
叉，她曾让萨摩去超市买碗，但萨摩
对她说“这是姐姐，不要紧”。牛肉汤
煮米饭非常的美味，锅底烤黑的焦
饭也是喷香。饭后，萨摩还掰了一块
买来的馕，骗我说，在阿富汗，人们
有在饭后吃馕的习惯。被他的姐姐
扑哧一笑漏了馅。

看着萨摩一家人的欢乐，我其
实忧心忡忡，有朋友告诉我，汉堡机
场附近新建了一个难民营，居住的都
是未得到难民申请，要遣返的难民。
不知道萨摩一家是不是其中之一。

#文中萨摩为化名$

! 萨摩搬到新难民营后%终于吃上第一顿阿富汗饭菜

! 汉堡最大的难民服务机构捐赠中心%%&小时开放%市民随时可以来捐赠衣物


